[bookmark: _GoBack]      早上九点，朱利安一如既往透过玻璃橱窗观赏门前来往的游客，层层掩映的玻璃串珠门帘稍稍模糊了外面人的视线，他的目光如往前十年一样从未被人发觉。今天是巴斯秋季里不多见的晴天，阳光带着隔壁纪念品商店品味低下的音乐充斥了这间玻璃制品小店，朱利安破例没有在心里面暗暗咒骂隔壁那个印度移民的俗不可耐。
      望着街对面“大浴缸”——朱利安总是这么称呼那个古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浴池遗址，人来人往，明显不是英国面孔的背包客像焗豆罐头，一样兴致勃勃的往遗址门口里挤，他第三千七百零七十次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家玻璃店，很少，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挣过什么钱，进来的游客品味都太低下，他也从不愿像街上别的商家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大减价。这之所以能维持那么久，全靠他那个神经病暴发户老爹每月十号固定从他店里订一大笔黄色玻璃灯罩，然后又派人不远万里开着卡车把这批货运到伦敦。“他完全是为了给我找不痛快，他明明可以随便买点什么，订了十年的灯罩不就是为了告诉我......”朱利安的思绪被推门声打断。“美丽的小姐，我有什么能帮到您的？给您母亲的礼物？那这对绿玻璃圣诞树耳钉真是再好不过了，您母亲会喜欢它的，对吗？”随手抄起柜台上万年也卖不出去的鬼知道为什么在这的产品，他只想把这个小女孩打发走，反正这些游客对会唱歌的女王柯基摆件比玻璃项链更有兴趣。店铺又重回平静。“大浴缸”旁边的巴斯教堂又开始唱诗了，在这呆了十年，他连迈步走进那个教堂的兴趣都没有，“只有无可救药的傻子和冒充好人的坏蛋才会天天去教堂”，朱利安总是这样想。在这十年的生活中，教堂唯一能带给他的就是四十分钟零二十五秒的安静，因为这时候街上所有的背包客都会涌到教堂院里去看神父“表演”诵经。而教堂里的人，根据他多次的观察，一共需要二十五秒从教堂里鱼贯而出。朱利安趁着一天中唯一不被印度音乐侵扰的时间从柜台抽屉里取出那块红丝绒布，开始擦拭老爹订单里的第一个黄色玻璃灯罩。
他生平最讨厌黄色，而他老爹显然是知道了这一点。生活是那么讨厌，以至于当橱窗前走过一个穿着黄色雨衣的小男孩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奇怪。“谁家的蠢蛋家长晴天让孩子穿着雨衣在外面乱跑，这事只有外地的游客能干出来了，就像他们来英国只会看大本钟和大浴缸一样。”
    第二天，巴斯的太阳依旧赏脸，可他在教堂钟声敲响之前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黄色的身影。“现在的家长啊，真是，这小黄孩子，他转向店里的游客寻求认同，可是对方表现的和他眼瘸了一样。“什么黄色？您说这个灯罩？真漂亮。”朱利安罕见的在顾客面前挂了脸，“这是非卖品”他说，恶狠狠的把柜台上的黄色灯罩藏了下去。
  第三天和第四天也是一样。似乎除了自己之外，没人能看见那个讨厌的黄色小男孩。朱利安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了，他开始怀疑老爹的精神分裂病史最终还是遗传到了他身上。
第五天，那个黄雨衣小男孩终于没有在街上出现，盯了橱窗一整天的朱利安在关上店门的那一刻莫名松了口气，生活也不是那么不堪忍受。等到第六天中午教堂唱诗结束，最后一个黄色玻璃灯罩也已经擦好，他觉得自己是时候睡个午觉来打发时间了。门上落了锁，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睡意缓慢而坚定的袭来。在朱利安要走进梦乡的前一刻，眼角余光一闪，他突然觉得面前有个黄色的东西挡住了自己午后的那份阳光。猛的睁开眼，一个穿黄色雨衣的小男孩就站在柜台前。身体先一步做出了行动，他抄起柜台上的玻璃灯罩砸向了那片黄。爆炸般的声音把周围的邻居引了过来，在印度小哥一脸的关切下，朱利安在店里根本没找到那个黄色雨衣的身影。“我不小心把这灯罩摔碎了”他只能对印度邻居这样说。店内又重回平静，朱利安看着满地的黄色碎片发呆，没准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进来过，只不过是阳光映的黄色影子？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间自己藏了十年的小屋，去街上转转。来了巴斯这么久，除了隔壁的邻居，谁都对他没有印象。生平第一次，朱利安有点害怕孤独了，如果那个黄色神经病一定要杀了自己，他想，自己不想死的无声无息。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大浴缸的旁边时，朱利安又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好笑。他来一街之隔的旅游景点干什么？他平时不是最看不起往里面挤的游客了吗？这里面比他想象的还要无聊。潮湿的石头在阴暗中默默酝酿长了几个世纪的苔藓，那股从地下涌出来的热泉水比他的人生还没意义。游客争相要尝这号称可以引用的泉水，朱利安也喝了一杯。他微笑着把空杯子还给服务生：“味道好极了。”这破水喝起来和姨妈血一样，他心中暗暗的骂。当他看到水池边穿着古罗马袍子的演员时，他嘴里忍不住蹦出来一句“bloody hell”。那个傻女人在池边洗破破烂烂的亚麻布，又时不时抬头望那二百年前就毁于一场大火的教堂，她说，仿佛朱利安才是那个疯子，“我在等今天的钟声。”在她的要求下，朱利安被迫在一个肥皂做的记事簿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N，他精疲力尽用铁棒划下最后一笔，手腕酸的不行，暗自庆幸自己生在工业年代。女演员怜悯的看着他：“您不知道您面对的是什么。我只能告诉您，您今日所见的，是从我这时候人们就在找寻的。愿上帝保佑您。”朱利安用英国绅士一概的伪装和她道了别，虽然他更希望那疯疯癫癫的老女人一个不小心摔进姨妈池水里。
    回到店里，趁着天还没黑，他把这一批所有的黄色玻璃灯罩都捐给了旁边的巴斯教堂。让神经病老爹见鬼去吧，我的店里面再也不能有黄色玻璃存在。四处搜索一圈，他欣慰的发现店里面除了灯罩再没有任何黄色的东西，天下太平了。教堂里那个年轻的黑人主教操着一口法国口音，对他的黄色大礼包千恩万谢，说他一定得参加明天的祷告，“您现在是上帝的人了。”
  等到周日的钟声又一次敲响，朱利安破例坐在了教堂里。神父的祷告长的像我奶奶的屁，他这样想，几乎就把自己逗笑了。教堂唱诗班上场时，他已经准备好离场了。“今天的唱诗是特别为一位迷途知返的教友准备的，他昨晚受到天父的启示，将价值不菲的玻璃艺术品全数捐给了教堂。”朱利安无处可逃了。唱诗班的一群半大男孩子一身白袍上场，音调高昂的过分。这场虚伪的表演长的没有尽头。朱利安想保持头脑清醒，可他赖以生存的氧气在耶稣的指使下被教堂里无数烛火所剥夺。视线模糊了，周遭的一切开始围绕唱诗班那尖锐的高音旋转，汇成白色的旋风。仅存的理智催促着他夺门而出，可虚软的腿不许他这样做。这就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吧？他已经准备好举手投降了。突如齐来的高音把他的脑浆劈成了两半，太阳穴的刺痛换来了片刻清醒。在朱利安为数不多的记忆中，当四周的人离他越来越进，像蟒蛇靠近猎物一样时，那个黄色身影出现在了唱诗班中。
     “他醒了？”尖利的童声。“不会，这药效是不那么容易过去的。”熟悉的法国口音让朱利安明白自己还没有上天堂。“神父先生，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个圈子？”’“做你的事情就行了，今天这么多话，是我让你吃太饱了？”教堂的厚重木门被关上，发出让人骨头痒的声音。等到二人的脚步再也听不到时，朱利安悄悄睁开了眼。身下的地面看起来积了几个世纪的灰尘，四周墙角被看不清颜色的旧物填满，一直堆到天花板。这是教堂的杂物间？他试图起身，却不小心撞上了身旁突出来的一盏灯具。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借着门缝透出来的唯一一丝光亮，他看清了手中的灯具－－那正是他每个月都要寄出一批的黄色玻璃灯罩。他好像知道十年来所有灯罩的去处了。他的老爹，那个十年来只给他写信的神经病老爹，到底是死是活？他和巴斯的教堂又有什么关系？天旋地转再次袭来，朱利安在满眼黄色中再次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他已经在店里面了。一切入常，隔壁的印度音乐还是那么刺耳。第二天主教特意来看望他：“你昨天怎么听着唱诗就睡着了？我的朋友，梦里有见到天父吗？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这肯定是上帝的安排。”朱利安头一次对神父笑得那么热情，甚至强塞给他一个玻璃十字架，“是的，一切都是天父的安排。”就有鬼了，他在心中默默把下半句补上。朱利安现在敢肯定这教堂里面没有什么好人，他要自己找出真相。这天他在店里待到很晚。	等到最像吸血鬼的游客也回去睡觉了之后，他从玻璃店里悄悄溜了出去，特别留意不让门上的玻璃风铃发出一点不该有的动静。迈出两步后朱利安又返回来，从柜台上随便摸了个玻璃烛台，全当防身，他想。
         教堂的后门从来不上锁，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天父会对每个人张开怀抱，不论白天黑夜。”朱利安又一次想到了黑人主教肉麻的撒迷词。他从后门进去，很容易就摸到了昨天的储物间，只不过一路上开错了几扇门，惊动了几只老鼠。耶稣今天睡觉还是挺沉的嘛，朱利安的讽刺一如既往。储物间积灰和昨日一样厚重，他点上烛台，想再仔细的看看这里面的黄色灯罩。烛光映在数不清的玻璃上，四周的黄色影子像海浪一样。在一片永恒的运动中的黄色里，朱利安余光里有那么一小块是固定不动的。“意外之喜啊！”当朱利安猛得转身抓住那片黄色雨衣时，他简直要笑出来了。他对这个小鬼到底是何方神圣并不关心，眼前的一切都证明了一点：祖传的精神分裂最终还是被他给躲掉了。他，朱利安，和他的神经老爹最终还是不同的。“来吧，黄色小鬼，我们应该好好聊一聊。你千方百计的吓唬我，是为什么？或者说，是谁指使你的？”他心中一闪而过那个讨厌的法国黑人。那件黄色雨衣还是固执的躲在一摞黄色玻璃灯罩后面，一言不发。朱利安开始不耐烦了，特别当他四周都被黄色包围时。“你再不出来，我不介意把这些玻璃罩子都推倒，你父母是谁？”他试着拽着衣角把他脱出来，却被层层叠叠的灯罩挡住了。
      “三，二，一.....”最后一声还没数完，黄色玻璃墙应声倒地。扬起的灰迷了自己的眼睛，泪水模糊中，小小的黄色雨衣出现在面前。怯生生的小男孩，头发湿成一缕粘在额头上。这是朱利安对他的最初印象。“我们来聊一聊。你爸妈呢？”小男孩不说话，只是看着他。“你家在哪？”他依旧摇摇头，固执的盯着朱利安。男孩头上的水珠一滴滴落下，打湿了朱利安的袖口。“今天没下鱼，你身上怎么这么湿？”朱利安的火气全被这几滴水带走了，他现在莫名觉得这小孩子有点可怜。面对显然被吓的够呛的小家伙，朱利安想起小时候玩的一命换一命游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先说答案，你再说，怎么样？这下够公平了吧。” 雨衣小弟——朱利安在心里给他起的绰号，终于轻轻点了点头。“我先说我的父母。朱利安是个循循善诱的猎人。他们.....朱利安一时想不出该怎么描述。儿时的那个雨夜再次在他心中霹下一道惊雷。“那是黄昏，下了很大的雨。我还没回家，就看到家旁边围了一群人。我们的房子着火了，那么大的火，暴雨都没能把它浇灭。后来他们说，这是因为那火是有人特意放的。朱利安觉察到自己的对话有点偏离轨迹，可他莫名其妙还是想说下去。小鬼，你知道吗，当时的玻璃窗子都被火烧化了，看起来就像....他随手拿起旁边一个黄色玻璃灯罩。就像这样。后来火被扑灭了，可是我妈妈半夜就走了，提着一个比你还大的箱子。我老爹，人们都说这火是他放的，说他有神经病，可我爹根本不在乎，他没过几天也搬走了。”朱利安抬起头，小弟的脸在烛光中看不真切，只有他帽沿上的水一滴滴落下，砸到地上的碎玻璃上。“该你了，小鬼。”雨衣小弟正要开口，背后的门传来吱呀一声。
       他亲手锁上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主教带着一堆人堵在门口。每个人脸上的神情是那么熟悉，那么扎眼。童年时父亲发病几乎把母亲杀死时，他也在每个邻居脸上看到一模一样的表情，巨大的同情，还有更巨大的鄙夷。
       生平第一次，朱利安急于证明自己。“你们看这个小鬼！”他转身想把小鬼拉出来，手却抓空了。“亲爱的，夜里凉，还是不要对着.....”一个他不熟的女人欲言又止。“您应该回去睡觉了，这里满屋子里面除了光秃秃的墙什么也没有。”隔壁的印度人宣判了他的结局。“什么都没有？您是瞎了吗？”朱利安不可置信的看着他。就算那小鬼跑了，这满屋的黄色罩子可不会长腿！“您自己看吧。”朱利安一回头，对面是一堵墙。光秃秃的墙上什么也没有。咔嚓一声，他手里的玻璃烛台在地上碎成八瓣，剌伤了自己的脚腕。顾不上一切，朱利安创开人群夺门而出。 他现在只想离这个教堂远一点，离阴魂不散的精神病远一点。
       等到朱利安再也跑不动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又跑到了巴斯的大浴缸里面。
       水边出乎意料的暖。一个老女人蜷缩在火堆后面。对于这位意外来客，她一点都不慌张。“你来啦？”满脸的皱纹让朱利安没来由的恶心。她真老啊，朱利安想。这显然不是什么聊天的好时机，朱利安只想静静的坐下来，看看他的精神病到底要怎么发展。他假装从没听到那女人的问候，在水池边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坐下了。火焰在身边跳动，他隐隐约约从里面看到了黄玻璃的影子。“你还记得我吗？” 女人在火堆前坐下，挡住了那片黄。朱利安细细的看了她两眼，只觉得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几天的事，你应该是不好受的，这样是事，放在谁身上都不会好受。不过没关系，这一切马上就结束了。”  她像安慰小孩一样的态度让朱利安觉得莫名其妙，他决心保持沉默。那女人抬起头，透过火光直直盯着他的眼。“您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对吧？”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来当时朱利安刻的肥皂板子。朱利安想起她是谁了，姨妈水旁边的神经病女人。“什么意思？”朱利安想转身就走。“您难道不好奇自己看到的小男孩是谁吗？”女人沙哑的声音拦住了他。朱利安又坐下来，看着女人往火里面加了一块不知从哪里来的柴。“你知道什么？”他问。“慢慢来，火焰会告诉我们一切。”女人把那块肥皂板丟进了火焰中，火燃的更旺了。不受控制的火苗舔到了朱利安的衣角，慌乱之中，他捧起池中的温泉水泼了过去。出乎意料，火焰喝了这邪门的水反而烧的更旺。老巫婆笑着看着他：“用水灭火，火反而不败。朱利安，这样的情景你是见到过的。天已经很晚了，我来给你一点提示吧。水和火本是同源的，观察的角度不同，人们反而以为它们是相克的东西。你看到的小男孩，也不过是观察角度的问题。他的存在与否，在于你的观察角度。你看到你的心，他就出现，你往外看，他就消失。”朱利安似懂非懂。“真是不怎么聪明。朱利安，那个小男孩是你。你好好想想，那天黄昏，你穿的是不是黄色雨衣？”“怎么可能，我一直都讨厌黄色。”朱利安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第一个反驳支点。“你是一直就讨厌黄色，还是看到那天被火映黄的玻璃窗子之后才讨厌的？人不应该骗自己。”
朱利安沉默了，静静望着姨妈池水从地下涌出来。
        女人在他耳边说个不停。“你没有神经病，你只不过是脚下踏空了一步，不小心掉进夹缝去了。朱利安，一切都是观察的角度，你只需要往外看。你那天以为我疯了，对不对？可这只不过是观察角度不同的问题。我看见的是很久很久的过去，你当时只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朱利安又看到火里面黄玻璃的影子。“你是最清楚不过的。一道光，在玻璃前和玻璃后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女人站起来，用池水扑灭了火堆。“你该回去了，我的孩子，夜里凉。”她说。朱利安依旧对着熄灭的火堆发呆。当女人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突然回头大喊：“你是谁？你...妈妈？你没走！”“我的孩子，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角度。”回声在几个世纪前的大理石壁上游荡。
       第二天早上九点，朱利安十年前第一次出现在广场上，和广场上的游商小贩们一起兜售他的玻璃。熟悉的黄色身影再次出现在眼前，朱利安透过手上的黄色玻璃灯罩一看，他又不见了。一个小女孩被他的怪异举动吸引过来，望着他脚旁会跳舞的玻璃小人直乐。“它这么跳下去，不会累吗，先生？”“这一切都取决于你观察的角度，亲爱的。”







                                                                                                                                                                                
